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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的工期不仅造成巨大浪费，还会留下严重的质量隐患 

在兰州西北方向150公里的乌鞘岭山头，一场大决战正轰然展

开。铁路部门计划用28个月刷新一项亚洲纪录修建一条

长20.05公里的铁路隧道，使铁路能够顺利穿越内地通往西域

的关卡。 对于这项总投资超过20亿元、因其长度被称为“亚

洲第一隧道”的大工程，有关部门宣传却异常低调。一位知

情人透露这项工程在铁路系统内部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反对

者认为不合理的工期不仅造成5亿－6亿元的巨大浪费，还导

致环境的破坏和严重的质量隐患。它原先的工期是四年半，

现在压缩到了28个月，“速度高于一切，必须尽快出成绩”

。 一些有着不同看法的专家以回避参与这项工程来表明姿态

，他们拒绝赴工地现场参加技术会议。而工程目前进展已过

大半，每天都在顽强地掘进。 压力巨大的工程 乌鞘岭属于祁

连山东部余脉，海拔3650米。这里气候异常寒冷，一年中冬

季长达7个月，山顶常年白雪皑皑。它像一道天然屏障，是内

地通往新疆等西部地区的咽喉要地。 9月29日，乌鞘岭山头已

经开始下雪。猎猎寒风中，大型的装载车依旧在工地繁忙穿

梭。工地周围，标语林立，彩旗飘飘。 去年2月20日，8家施

工单位的数千名建设者聚集到这里，在20个工地上同时开工

，日夜鏖战。他们被要求必须在规定的28个月内完成各自的

任务，否则将影响他们今后在铁路建设这块大市场上继续生

存。 乌鞘岭隧道是投资78亿元的兰新铁路兰武二线工程中的



重点项目，兰新铁路兰武段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修

建时间早，且为单线运输，目前运量已趋于饱和，成为制约

兰新线的“瓶颈”。新线计划于2005年10月开通运营。 “乌

鞘岭隧道是兰武二线工程中的头号重、难点工程，是实现铁

道建设跨越式发展的标志性工程。”多家施工单位下发的学

习文件中，都要求建设者“认清这样的形势”。 而所有的施

工单位头顶上都悬着一块黄牌若两个星期不能完成工程进度

，就会提醒你；一个月不能完成任务，就警告你；到了5个星

期还不能完成工程进度的，则将被清退出场。而作为对按时

完成任务的参建单位的奖励，他们将在以后的铁路工程投标

中获得2分的加分。 记者调查发现到目前为止，除了一家施

工单位外，另外7家施工单位都曾因工程进度或安全管理措施

不到位受到过“通报批评”。 “在工程招标中，最后排第一

名和第二名的一般也就相差0.5分，如果能突然增加2分，那就

意味着肯定能中标。”对工程施工单位来说，这无疑是巨大

的诱惑。 “速度高于一切，安全质量重于泰山。”一些施工

单位打出了这样的标语。一些工程报道也称之为“速度之战

”。一篇对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的报道说，由这家设计院

设计的乌鞘岭隧道“将开创中国长隧施工快速掘进的先河”

。 一家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分析，上头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个工

程，是源于目前紧张的能源供应形势，而乌鞘岭隧道将使新

疆的原油能够更快捷地输送到内地。他指着工地附近的一条

老铁路对本报记者说：“乌鞘岭隧道晚建成一天，北京的油

价就要高一天。”在记者采访的一个星期里，不时看到有长

达50节的油罐车从兰新铁路上飞驰而过。 根据这项工程的主

管部门的要求，各家施工单位都派出了副总经理常驻工地。



一位负责人说，“每个领导的政治压力都很大，就像打仗，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拿不下敌人的山头，就会被枪毙或开除

。” 被切分的隧道 为了确保工期，这个工程采取了“长隧短

打”的方案把一个长隧道分割成几段贯通。记者在现场看到

，20.05公里长的山体上，8家施工单位总共打了13个斜井、两

个竖井、一个横洞、一个支洞和两个迂回导坑。 由于隧道的

埋深在1000米左右，这些斜井的深度大多在2000米以上。建

设者通过这13个斜井到达隧道正洞的开挖位置，然后在左右

两个工作面上同时掘进，挖出的土渣再通过斜井运送出来。

每个施工单位都分配到了各自的任务量，最后他们将在正洞

内会合。 “斜井的作用就是增加工作面，加快工程进度，就

像是一套体操动作，原先是一个人完成的，现在是几个人来

共同完成，这样就降低了难度系数。”一位工程师说。 他承

认，在工程难度系数降低的同时，科技含量却大大降低。因

为分到每家施工单位的挖掘长度并不大，因此大家都采用常

规的方法施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越快越好。“而在以往

的工程中，我们会干得很踏实，边施工边研究工艺创新。” 

他说：“这么长的斜井每个造价都要几千万元，这是赶工期

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 这些斜井和竖井，使整个工程的造

价增加了5亿至6亿元。同时增加的还有各个施工单位的生产

成本为了能够按时交工，他们都派出了最好的队伍和一流的

设备。 “光600万元一台的进口扒渣机，整个工地就有20多台

。他们什么设备快就买什么，不惜成本，赔钱也要干，不干

或者干不好下次就没机会了。”一位知情人说。 由于时间紧

，现场的施工组织必须超常的严密，管理成本和生产成本都

成倍地增加。这位知情人说，“原先一个班是10个人，现在



必须增加到20人，而且是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施工”，而

工程总投资已经控制在那里，“就像‘统一’方便面的广告

，‘加料不加价’，这样一来企业的利润空间就小了。” 

而10月1日，记者在8家施工单位之一的中铁18局3号斜井工地

，就遭遇了民工因为7个半月领不到工钱而准备闹事的场面。

这个工地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400余位民工中约有80％的人

“都在等着领工钱走人”。在喷锚队，记者看到近百人窝在

拥挤的大通铺临时工棚里，岁数较大的民工胡必清说他们从

今年3月份以来就没有领过工钱，“现在连往外打电话都没钱

了。” 党委书记李顺崇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说，发不出工钱主

要是因为前期投入过大，集团资金周转不开，“原因很复杂

，但不是故意拖欠。”他两手一摊很无奈地说，“我们正式

职工2月份的工资也还没发呢。” 院士的担忧 乌鞘岭隧道工

程赶工期的做法，让许多工程专家担忧。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长

隧短打”这种施工方法效率低，投入大，“可以说倒退100年

”日本曾经在100年前修建辛普伦隧道时，采用过这种方法。 

“那是因为当时生产工艺落后，而且辛普伦隧道的埋深很浅

，需要挖的斜井只有50多米。而我们到今天还在采用这种方

法挖这么多深井施工。”他在与其他专家谈到乌鞘岭隧道工

程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工程从技术上来说“给中国的隧道

工程界丢了脸”。 “赶工期不仅会造成巨大的浪费，而且还

可能留下严重的质量隐患。”王梦恕说，隧道在开挖后，洞

口围岩的应力受到破坏，必须等到围岩变形稳定后才能进行

二次衬砌，这是自然规律。“现在一味赶工期，为了防止洞

壁开裂，施工单位不惜成本地加密支护钢筋和增加衬砌厚度



这样做一段时间内看起来没事，但将来洞壁仍有开裂、漏水

的可能。” 根据乌鞘岭隧道施工组织设计，整个隧道石质属

于泥岩，特殊地段属于湿陷性黄土和膨胀岩，围岩失稳，伴

有涌水、涌泥、岩爆和断裂层，地质结构十分复杂。 有媒体

公开报道说，2004年3月，乌鞘岭隧道出现了极大变化，由于

围岩压力与理论计算差异过大，乌鞘岭隧道F7断层出现了严

重的挤压变形，型钢部分被剪断，拱腰部均出现下沉。问题

之严重，让铁道部副部长陆东福为此专程去工地查看。 砂土

般的石质，让陆东福也感触很深，那次他抓起一块围岩用手

轻轻一掰，岩块便断为两截，他对周围的施工人员感叹道：

“如此软弱的围岩施工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中铁西南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建宇曾经到乌鞘岭隧道工地现场参加过一

次断层处理专家会议。他表示不清楚这项工程立项的前因后

果，“但作为技术人员，不懂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强调工期。

” 他说，对于隧道工程这样的隐蔽工程，一定要做到不留后

患，“有些隐蔽工程的质量隐患在竣工时不容易看出来，但

过几年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中国建设报》在去年10月13

日曾刊发《别把乌鞘岭逼成滑铁卢》一文，一位来自铁路系

统内部的作者对这个工程拼命赶工期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文章称，“面对如砂土般的石质，一天掘进7米这样的速度，

在我国隧道开挖史上人们连想都不敢想，今天却正在这么实

施着，实在难坏了所有参建单位的干部员工。” 文章还警告

说，“尽管所有的参建单位都会不顾经济压力、社会压力力

保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但是，在边设计、边施工，而且没

有一个合理工期的情况下，8家施工单位在投入了最好的人力

、最大的物力后，会取得什么样的结果还是一个未知数。”



文章担心，投入如此之大的这场“战役”会不会成为部分施

工企业的滑铁卢。 王建宇曾经提出一个理念：21世纪的工程

，环境保护、质量和安全是排第一位的，而进度和降低造价

是排第二位的，“但目前我国工程界有一种浮躁情绪，片面

强调或突出进度。”而他提倡的这套理念，“领导们也都接

受，但在实践中总是变形。”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回

忆说，早在1998年，铁道部就召开了乌鞘岭隧道工程的论证

会。论证会的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要不要修，二是如何修

。 “当时有一种观点是兰州至武威之间还有一条线可以用，

这个工程可修可不修。突然现在一下子不修不行了，不修就

影响西部大开发，就影响整个铁路运输，而且要把工期缩短

两年，不知道铁道部规划设计院是如何定的调子。”这位专

家说。 王梦恕就参加过这样的论证会议。他当时提出过两个

建议，一是把隧道长度从最初设计的16公里增加到25公里，

使兰州至武威的线形接近航空线，并减小线路坡度，“既然

要修，为什么不一次到位呢？”二是在隧道的两头用TBM掘

进机和钻爆法对打，中间不挖斜井两头对打，被公认是符合

隧道施工技术发展趋势的施工方案。 他所提到的TBM掘进机

，是一种先进的隧道施工机器，挖掘、出土、洞壁衬砌和支

护高度自动化。在1998年我国修建当时最长的18.4公里秦岭隧

道时，铁道部曾斥资3700万美元从德国进口了两台。而秦岭

隧道被称为“主要技术指标和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

了我国特长隧道设计、施工技术的重大跨越”。 对于他的第

一个建议，当时有关部门的回答是没钱。这使他回想起来万

般无奈：“现在长度增加到了20.05公里，但是线路出了隧道

还是要盘山绕行，线路质量并没有彻底改善，而打斜井就增



加了五六个亿。”“两头对打”的建议也因为“28个月完工

”的目标而搁浅。 记者联系到这次工程的总设计师铁道部第

一勘察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梁文灏。梁文灏强调，铁一院是依

据“两年半完工”的前提提交方案供专家讨论的。他表示，

在工程开工后，现场情况变动比较大，目前工程仍在进展之

中，现在作出设计合理或不合理的判断还为时过早。 污染的

龙沟河 乌鞘岭隧道工程一开工，流经工区的龙沟河就被污染

了。 龙沟河是乌鞘岭山区仅有的两条河流之一，也是乌鞘岭

山区牧民的惟一饮用水源。 去年7月份，二十余位龙沟村村

民代表到天祝县信访办上访，反映施工单位从斜井排出来的

水污染了他们的饮用水源，“以前水是清清的，里面有小鱼

，现在是浑浊的，上面飘了一层油污，牛羊都不吃。” 降水

是隧道施工的首要工作，建设者必须把水位安全降低到洞底

标高以下才能挖掘，否则洞内就会积蓄山体涵养的水。 “挖

一条2000多米的斜井，整个山坡的水都要被切断”。这对于

植被原本就非常脆弱，满山头只长着稀疏的芨芨草的雪域高

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从斜井抽出来的水，又使龙沟河

成为一条泥河。 “我们在他们上访后的第三天就去龙沟村现

场查看，然后把施工单位和村民代表约到一起来协商解决。

”天祝县环保局监察大队队长解成森说，施工单位积极配合

，中铁二局、十二局、隧道局和一局共同拿出了14.8万元，为

这些村民拉上了水管，“从施工地点的上游把干净的水引到

村民家中”。 一位工地的负责人说，这一次他们特别强调了

环境保护，还修建了三级污水沉淀池，并在工地周围栽了树

，“环保部门隔一段时间就来收一次钱”。 10月2日，记者在

去龙沟村的途中因山路结冰而折回，未能看到龙沟河被污染



的源头。但在中铁一局和五局的工地所在地古浪县黑松驿镇

秤沟台村，却看到了一幅奇异的景象。 在这个村庄的一座小

桥边，龙沟河和另一条小河天祝河正好在这里交汇：一边看

上去清澈见底，而另一边则是泥沙滚滚。 秤沟台村村民陈兴

斌说，之前和龙沟河比起来，天祝河并不干净，由于其上游

安远镇的村民直接将生活污水排放到了这条河里，他们从来

都不吃这条河里的水，一直都是吃龙沟河的水，而“工程开

工后，只能在龙沟河边挖渗井，吃井里过滤过的水，有时候

水里还有柴油味，只能用平板车到更远的地方拉水吃”。 不

仅是秤沟台村，上游的茶树台村和下游的小坡村也是如此，

有近2000户村民的吃水受到严重影响。 记者找到负责该工程

现场环境日常监察的武威市环保局。王明德副局长说，这样

大的一个工程对环境的破坏是毫无疑问的，但“打多少斜井

不是我们说了算，我们希望一个都不打”。他拿出一本《乌

鞘岭隧道环境影响报告书》，“我们要求各施工单位严格按

照这本环评报告来施工，在去年11月份市环境监察支队监察

了一次工地，结果还是不错的”。 记者注意到，他拿出的这

份报告书是由铁道部发展计划司委托铁道部第一勘察设计院

编制的，印发时间是2003年4月29日比工程开工时间晚了两个

多月。而且报告书上标明的是“报批稿”，王明德称他们至

今还没有拿到“审批稿”。 中铁西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建

宇说：“西北的生态非常脆弱，我们应该向保护眼睛一样去

保护它的环境，而不因工程建设遭到破坏。” 另外，对于乌

鞘岭隧道工程一直流传着民工死亡的传言，甘肃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的有关负责人表示，“有大量的民工死亡似乎不

太可能”，因为当地只有一家规模稍大点的医院，如果一下



子死亡很多人不可能不传出风声。但他不排除工地有个别死

亡的可能。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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